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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筷公勺
你在用吗

6月13日，《重庆市民健康公约》正式

公布，向广大市民发出分餐公筷、控盐减

糖等倡议。我市积极开展的爱国卫生运

动，涉及人居环境、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

康、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即日起，本报

围绕爱国卫生运动的相关内容，推出“爱国卫

生运动 共享健康生活”系列报道，以推进城乡

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推广文明健康生

活习惯，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李珩

6月13日，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市爱卫办和市
文明办联合制定的《重庆市民健康公约》正式发布。其
中，提到了“分餐公筷拒野味”。

事实上，如何把好舌尖安全，避免“病从口入”，已成为
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今年3月，市商务委和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印发《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重庆市餐饮行业有序复工
营业工作指南》，要求给予每桌客人提供双筷位勺或公筷公勺餐
具，防止交叉污染。

各类餐饮企业这样执行了吗？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公筷
公勺、分餐制会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吗?推行公筷公勺和分
餐制有什么困难，相关专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连日来，重庆日报记
者对此进行了调查走访。

那市民对公筷分餐制是什么态度？连日来，记者随机调查了
50名市民，其中七成市民认为“太麻烦”“不习惯”，三成市民虽然表
示赞同实行公筷公勺，但却坦言，在实际生活中难以执行。

“有时吃着吃着，就把公筷和自己的筷子弄混了。要用公
筷就得放下自己的筷子，夹菜后又把公筷放回去，再拿起自己
的筷子夹着吃，太麻烦。”40岁的陈鹏经常在外吃饭，对公筷公
勺和分餐制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使用公筷公勺麻烦，也很不自
然。

“我赞同使用公筷，但执行起来却很难。”36岁的李梅说，
前段时间，她曾在家里摆过公筷，4岁儿子觉得新鲜，但在父
母眼里，却认为她小题大做，甚至质问：“你是把我们当外人，
还是怕我们带细菌？”她只得赶紧把公筷公勺收起来，在家再
也不提使用公筷公勺了。她总结原因，“使用公筷公勺缺少
亲情感。”

“公筷用起好生分哟，感觉见外得很。”市民张国华也表
达了同样的感受，他称，长久以来，中华民族的饮食方式是合
餐制，讲究的是围聚一桌，觥筹交错，其乐融融。并且，一家
人吃饭的时候，父母或者祖父母用自己的筷子给孩子夹菜，
是表达关爱的一种传统方式。小辈对长辈、朋友间亦是如
此。如果在外面和朋友聚餐时使用公筷，“感觉大家都不
亲热了，很有疏离感”。

难过情感关
市民：“感觉大家都不亲热了”

6月13日中午，记者来到渝北区冉家坝一家品牌连锁餐厅，一进门就看到店
堂收银台张贴着“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的宣传画。

在包间内，服务员将一道主菜端上桌，并在菜品旁边摆放好一双木筷和一把
不锈钢小勺，提醒用餐客人，“这是本道菜的公筷和公勺，请大家慢用。”

据该餐厅值班经理介绍，他们餐厅主打精致川菜，一直向客人提供公筷公
勺和分餐服务。餐厅恢复营业后，餐厅对所有员工进行了培训，要求服务员须
主动引导客人使用公筷公勺。

在北滨路一家火锅店，记者看到每张桌子的正中央都摆放着一双公筷，其
颜色和普通筷子有所区别，长度也比普通筷子约长3厘米。

然而，在渝中区大坪、江北区观音桥、沙坪坝三峡广场等商圈，记者走访
了20多家中小型餐馆，却发现无论是公筷公勺的配备，还是相关的服务都还
有待完善。

“哪有这么讲究？大家都是这么吃的。”一位餐馆老板告诉记者，如果遇
到顾客要求提供公筷的，他们会提供消毒的筷子，但一般不会主动配备。

“配备公筷公勺和分餐制会增加服务成本。”一家有10多张餐桌的餐
馆老板称，“质量较好的不锈钢勺子10多元一把，我们有10多张桌子，每
一桌客人大概点10个菜，配备10把公勺，成本大概一两千元。”

“分餐制的成本则更高。”一餐馆老板直言不讳地说，如果采用一
人一客的“位上菜”，人工成本则大幅上升；如果是普通的大盘菜，由服
务员分到每位顾客盘中，那基本得按一到两桌配1名服务员这样的比
例雇人。

餐企态度不一
中小餐饮企业：担心人工成本提高

“有人担心，倡议分餐制、推广公筷公勺，是不是在颠覆传统饮食文
化。其实，中国的分餐制历史悠久，倡导公筷分餐实际上是回归传统。”西
南大学教授蓝勇称，据记载，在唐朝以前，分餐制是普遍存在的。古语“席
地而坐、分案而食”就是分餐制的生动写照。

他称，那时，古人往往席地而坐，吃饭的时候，矮矮的几、案(低桌)，中
间有盛食物的鼎类，可由仆人分到每人几、案上的器皿中，也可自取。
考古学家发现，追溯到龙山文化时期，那时候人们就用一种名叫小食案
的物品来分餐吃饭。宋以后的围桌合餐制让共餐私筷流行。原因有两
个：其一是椅子的出现，其二是人们生活受到游牧民族一起吃饭的影
响，纷纷效仿。等到了元朝，君主推崇围桌合餐制，围桌合餐制也就更
加普遍了。

“多人就餐时使用公筷公勺有利于切断多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
途径，是一种值得倡导的良好卫生习惯和用餐礼仪。”市健康教育所
健康传播部负责人郭田称，就新冠病毒来说，唾液是主要的传播途
径。此外，常见的流行性感冒、各种病菌性肝炎、水痘、手足口病等
都可以通过唾液传播，并通过筷、勺在各碗盆之间流转，一起就餐
者都有被感染的风险。

“使用公筷公勺，不仅是防止别人把病传染给自己，还能防止
可能的疾病从自己身上传染出去。”郭田称，一家三口中，有人有幽
门螺杆菌，只要患者使用公筷，即可切断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

我国分餐制历史悠久
专家：倡导公筷分餐实际上是回归传统

“要让全民使用公筷公勺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是要从现在开始，从点滴做起，从宣传到行动、从饭
店到家庭、从教育到践行一步步实施起来。相关部门
要做更多的专题宣传，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进餐
馆等，帮助公众逐步养成这种意识。只有习惯养成
了，公筷公勺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重庆一餐
饮企业负责人说。

“推广公筷公勺要形成制度，从而规范餐饮企
业的行为。”市工商联（总商会）餐饮商会相关负责
人称，市工商联（总商会）餐饮商会发起“使用公筷
公勺·文明就餐”的行动倡议要求：全市餐饮企业
要主动为用餐者提供公筷公勺；设置提示牌和宣
传语，服务人员温馨提示和引导用餐者使用公筷
公勺，引导市民逐渐形成文明用餐意识。

“推广公筷公勺可以分类实施。”重庆市餐
饮行业协会名誉会长刘英称，如今，市内许多大
型高档餐馆都实行了公筷公勺或分餐制，他们
对公筷公勺的尺寸、外形稍微做了一定改变，
方便顾客使用。中小型的餐馆或者大排档，
可以采用公勺的办法，每道菜里放上一把公
勺，提醒顾客养成文明餐饮习惯。

市民王德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推
广公筷公勺时，可以在品质和文化创意上下
点功夫，专门开发公筷公勺产品，让市民乐
于使用。

让餐桌文明
成新“食”尚
业内人士：分类实施，加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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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李珩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一项
创举，反映了中国卫生工作的鲜明特色。”日
前，原市爱卫办主任、从事爱卫工作30多年
的何爱华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经过
68年的发展，爱国卫生运动内涵已极大丰
富，不再是简单的清扫卫生。

从1952年开始，重庆广泛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城乡卫生状况持续改善。如今，重庆
的爱国卫生运动又有哪些变化，记者由此走
访了市卫生健康委和重庆图书馆的专家。

历史：山城曾暴发大规模霍乱

“新中国建立前，全国的卫生条件十分
有限，人口死亡率在千分之二十五，人口平
均寿命约为35岁。”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
人拿出一叠厚厚的资料介绍，1945年，重庆
城内曾爆发大规模的霍乱，造成当地“千人
死亡，棺材售罄”的痛心局面。而在1950年
至1953年的4年中，白喉、疟疾与麻疹三种
疾病也曾在山城暴发。

根据《重庆市卫生志》的记录，1950年至
1953年，山城共有235771人患上各式各样
的传染病。其中身患疟疾的共有 154369
人，占患病人口总数的76.23%。

由于当时教育水平落后，市民文化水平
普遍较低，封建迷信的思想根深蒂固。重庆
市的《第六卫生事务所 1951年2月份工作
月报》记录了这样一个事例：重庆市金马地
区的李九娃出了传染性极强的麻疹，但是在
防疫员登门访视时，却因为要“忌生人”而躲
藏起来不见面。

“与此同时，当时全国的公共卫生设施
也较为落后。”重庆图书馆研究员王志昆介
绍，档案记载，清代和民国时期，四川城镇公
厕多沿用旧习，靠墙挖坑，以席或土墙、夹壁
围之，坑槽上以木板或者石头作为踏板，有
房顶的多为茅草棚，瓦顶较少，所以那时的
厕所被称为“茅（毛）房”或“官茅（毛）司”。
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个别地方才修
建了少数近代公厕。随着下水道的兴建，重
庆市城区才修建了水冲厕所。

“市中区中山公园（现人民公园）有一所
砖墙、水泥坑槽、磨石地面和蹲位的水冲式
公厕，雇有专人看管及清洁，进厕者须付钱，
由看管人给一张手纸。一般公厕只是每天
清晨有人清洁而无人看管收费，卫生状况很
差。”王志昆说。

发展：“除四害”全民参与行动

“为了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

疾病，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把除害灭病工作作
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原市爱卫办专职副
主任徐世樟介绍，1952年全国广泛开展了爱
国卫生运动，把“卫生工作与群众性卫生运
动相结合”定为卫生工作的一项原则,随后
全国各地都逐级建立了爱国卫生委员会。

“重庆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如火如荼开
展。”徐世樟介绍，1950年3月25日，重庆市
卫生委员会成立，全市98.6%的地区和单位
建立起卫生防疫组织，形成了卫生防疫网
络。1952年10月，重庆市卫生委员会更名
为重庆市卫生防疫委员会，并于1953年 3
月，更名为重庆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那时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
的宣传热潮。”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副
主任袁佳红介绍，1960年9月，原邮电部发
行了特43《爱国卫生运动》特种邮票1套5
枚，其主图分别为“厂矿卫生”“除四害”“讲
卫生”“预防疾病”“锻炼身体”。

袁佳红解释，“‘除四害’活动是当时爱
国卫生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她称，《四川
省志·医药卫生志》中记载，1956年至1957
年，重庆市进行了鼠类抽样调查，发现有黄
胸鼠等13种，市中区以沟鼠为最多。为了灭
鼠，全市抽调了数十名卫生、工程技术人员，
按市、区、街道办事处逐级进行技术训练，各

街道、基层单位等纷纷利用报告会、誓师会、
展览会、座谈会、黑板报、广播、演唱、标语、
漫画等方式宣传老鼠的危害和灭鼠的方法，
并发动了95%以上的群众积极参加灭鼠。

如今：五大行动助推爱国
卫生运动广泛开展

实际上，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爱
国卫生运动。

今年3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明
确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力改善人居
环境，培养健康饮食习惯，完善公共卫生设

施，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今年的爱国卫生运动确定了‘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爱卫月、‘灭蚊阻疫’病媒生物防制、
控烟、卫生创建、健康知识普及行动等五大行
动。”市卫生健康委爱卫处处长李彤说。

“爱国卫生运动需要人人关注、人人参
与、人人共享、同向同行。”市卫生健康委党
委书记、主任黄明会表示，为了进一步推动
爱国卫生运动，重庆将加大宣传推动，采取

“线上+线下”方式，普及疫情防控、疾病预防
和健康生活等知识，让群众以“主角”姿态，
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爱国卫生运动中来。

从简单清扫卫生到共享健康新生活
——重庆爱国卫生运动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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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报道资料显示，早在10多年
前钟南山院士就呼吁过，在家庭中也要
使用公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钟南山
院士向公众详解家庭卫生消毒重点时，
也强调家庭用餐应使用公筷。

据《广州日报》

家庭用餐
也应使用公筷


